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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天亮了

婚婚婚 礼礼礼
（接上一期）
谁知，展开的信，还没读几行，

那弯弯的笑眼，即刻拧成了两撇愁
眉。原来，秉乾在信里，将自己入
朝参战的情况，向母亲做了老实交
待。那母亲是个关心国家大事的
人，早从广播里听到了，美国佬在
朝鲜大炮飞机狂轰滥炸的惨况，人
的肉体在那沉重的钢铁，威力无比
的爆炸面前，变得无比脆弱，朝鲜
的人民军部队被打得，一退再退，
眼看就要退过鸭绿江，退入中国境
内了。可怜天下父母心，母亲读完
信，即刻是忧心如焚，急得食不甘
味，寝不安眠。只要一闭上眼睛，
满脑子就是朝鲜战场的冰天雪地；
美国佬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大
姐竭力安慰母亲，说志愿军入朝以
后，一定可以扭转局面，打它个翻
身仗。

周秉悅还用了当时流行的名
词：翻身。意在告诉母亲，像周家
这样翻身做了革命烈属家庭的人
家，生活安定，政治地位提高，还有
什么可担忧的。别说是吃上了“公
家饭”，就是门口由南京市人民政
府颁发的光荣牌，就值得一家人都
无比自豪了。那块园形的，白搪瓷
的，上半部印着“光荣人家”字样，
中间五角星，星中间印着军和烈的
牌子，常惹得周围邻里驻足观看，
啧啧称奇。偏偏周家的光荣牌还
是两块，一块是军一块是烈，什么
人看了都羡慕不已。政府除了按
月派人送抚恤金外，逢年过节亦还
有干部来慰问。连母亲都说：“现
在过日子不再怕半夜‘鬼’敲门。
再不用天天提心吊胆，一听到警笛
就以为抄家的要上门了！”

刚解放，大家都在忙着收拾，
国民党逃跑时丢下来的烂摊子，百
废待兴，万事待举。生活上难免因
陋就简，朴素俭省，但每个人都有
一种翻身做了主人的愉悦心情。
母亲也宽心多了，每逢星期天，必
请舅舅一家来小聚。一是回报他
这两年来的关照；二也是热络亲情
的需要。虽是极普通的家常菜，大
家吃起来仍非常有味。舅舅因在
银行里的具体职务还未曾最后确
定，工作亦不太忙。上下班银行里
还用专车送他。他不禁感叹道：

“共产党毕竟厚道！识得我这个金
融专家！”

50 年的冬天。天气特别寒
冷。可我和弟弟秉辰却是玩得特

别开心，我们不但可以尽兴地和月
牙湖里的小孩打雪仗、堆雪人，而
且还可以时不时地，向小伙伴们炫
耀，自己身上的棉列宁装和头上的
棉解放帽。力力眼馋的不得了，就
经常向我借帽子戴。我则发明了
雪地打仗的新游戏：一边是志愿
军，一边是美国兵。武器是竹竿和
各种木制刀枪。陈连长送的子弹
壳经他精心制作，按上木枪柄，成
了一把小手枪，还寻了一块红绸
当须子。然后用雪堆成坦克、工
事。我和力力一声令下，两边孩
子军冲到一起开始打仗，无非是
唱：“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
江”，扭在一起打滚、乱叫、翻斤
头，玩得高兴时，连本来围观的女
娃也参加进来了。由于我心里一
直惦记着抓叛徒、抓坏蛋，为爸爸
复仇这一档子重要的事情，所以
我在游戏中，就始终记着大哥教
给我的瞄准、射击的要领，处处从
实战要求出发，稳、准、狠，一连将
力力掀翻了十几次。

有一个礼拜天的晚上，舅舅
和我们一家人围坐在火炉边说闲
话，袁太太突然来了，她真是个不
速之客，算起来，已经人间蒸发了
小一年了。解放后，别说来周家，
就是在月牙湖，她也极少露面。母
亲还是客客气气地邀她坐下，相互
寒喧。可是袁太太话不多，显得心
不在焉。只到舅舅欲起身告辞时，
她摽不下去了，方说：“宋先生 ，想
请教一件事，不知可不可以？”

“噢，袁太太不用过于客气，都
是自家人有啥客气的。请不妨直
说！”舅舅重又坐下。

“银行现在兑黄货吗？”袁太太
问罢，脸上一红。

“喔，兑呀！”舅舅说，“收兑黄
货的业务刚恢复不久。现在只兑
进不兑出！”

“我……想请宋先生帮帮忙，
替我兑点现钞！”

“嗯……”舅舅考虑了一下说：
“我每天上午在行里，你随便那天
上午都可以来找我。要带好户口
本，兑价是一比一百万。”

“我想，请你直接带去，帮我
兑”。

“噢，这怕是不妥。不是我不
帮忙，兑黄货也是要对身份的，请
原谅。”舅舅非常客气地笑笑。

“多谢宋先生指教，打扰了！”
袁太太走了之后，母亲说：“家

兴，你何不直接帮她兑点。也好省
她的事。袁太太这人平时就怕办
事见生人，也是一个多一事不如少
一事的好好太太，她能不邀自来开
口提这事，说明她的日子已经拮
据。唉，没想到这么快就见底了！”

“晓珍，你心忒好！”舅舅说：
“不错，袁太太孤儿寡母委实可怜，
我若直接帮她兑，倘行里干部问
起，不是自找麻烦吗？我过去是襄
理，别说几根条子的事，就是上万
两黄货，在我手中进进出出亦是常
事。我如今连个名份都没有，每日

里不过是去行里点卯，听差喝茶看
报。更碍袁太太家是这‘五类分子
’的成份，你想我即使心有余而力
不足啊！今非昔比，已乃天壤之别
矣！你说她家这么快就见底。我
看远非如此，哪个当军官太太的箱
底里，没有很多‘黄鱼’老存货？晓
珍，说句不动气的话，就像现在老
蒋在台湾叫嚣的，借‘第三次世界
大战’反攻大陆！若共产党打输了
抗美援朝这一仗，你的日脚往后哪
能再有的过，不堪设想哪！凭良心
讲，真托毛主席的福呢！”

舅舅眼界不错。袁家的日子，
其实还是过得去的。伟伟、力力、
兰兰照常读书，照旧衣着光鲜样。
袁太太阴沉的脸上似乎比以前活
了一些。此后，有时也来周家串门
了。凭心而论，袁太太不但现在为
人平和，喜欢小孩，就是过去也很
少官太太架子。在我的印象中她
算是慈祥的妈妈。跟母亲一样。

鸟雀恋巢，这话一点不假，飞
来飞去最后终归飞回老地方。51
年的秋天，姨妈宋露华和姨夫谭思
杰突然回到了月牙湖。

谭思杰今非昔比。本来就很
和善的人，现在显得格外谦恭。完
全是一副文弱书生的样子，穿一套
浅灰中山装。姨妈的身上也脱去
了少奶奶的脂粉气。他们已有了
一个儿子，叫谭庆荔，小名白荔。
姨夫说姨妈很爱吃荔枝，可当时衡
阳战役打得紧，兵荒马乱，到哪去
买这宝物？何况荔枝出在两广，谭
思杰灵机一动，替刚生下的小天使
取名叫谭庆荔。庆是重庆，他们从
认识、恋爱到结婚都是在重庆；荔
则直接使人想到那肉白汁多滋补
味甜的果儿。倒也灵验，姨妈成天
捧着白胖的小儿子亲，嘴不馋了，
烦恼也没了。听了姨夫的叙述，母
亲说：“思杰真能疼露华，算是挖空
心思了！”

衡阳战役国民党失败后，桂系
部队撤到广西柳州。此时桂系部
队几乎作鸟兽散，只在柳州保留了
一个所谓的兵站，凑不成一个团。
在衡阳战役开始前，姨妈力劝谭思
杰投诚，由于种种原因，谭思杰未
听姨妈的话。到了柳州，谭思杰一
看情况不妙，解放军势如破竹跟着
就逼近柳州外围。解放军的炮声
一响，国民党的工兵炸断了柳江浮
桥，柳南柳北隔开。此时姨妈和谭
思杰住在柳北。冒着极大的危险
雇了一只小船，才逃到柳南。过江
时子弹在耳边、船帮上飕飕地擦
过，炮弹在头顶上呼啸，小船差点
沉没。姨妈抱着白荔几乎昏厥，对
谭思杰说：“要再逃我就抱着白荔
投柳江！”

谭思杰说：“好吧，依你说，怎
么办？”姨妈说：“回你老家，种田过
日子，死活不挨枪子!”

谭思杰遣散部队，只身带着妻
儿投奔了在家乡种田兼开代销店
的父亲。胡乱过了年把光阴，到了
51年下半年土改开始。谭思杰家

顶多算是个富农，评不上地主。可
谭思杰怕自己国民党军官的身份
暴露，挨抓。广西解放初期剿匪是
挺厉害的，不管你是不是匪，反正
国民党军官与匪相去不远，捉住弄
不好就杀头。他们夫妻俩一商量，
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于是辞别老
父，带着不多的金银细软投奔南京
而来。

姨妈的到来，着实使母亲悲喜
交集，感慨万分。喜，自然是因为
姐妹得以重新团聚；悲，则是因为
肃清和镇压反革命的动作已经在
全国展开，南京也不能例外。母亲
反复叮嘱姨妈，尽量呆在家里，少
到公开场合露面。正好此时，楼下
原来准备给大哥住的那间房正好
空着，就顺理成章地让他们住了下
来。母亲对姨妈说：“凡事不破不
立，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对那号国
民党的残渣余孽，且有血债的；对
那号潜伏下来的美蒋特务，眼见

‘韩战’爆发、美国佬打到了家门
口，便想跟台湾的主子遥相呼应，
蠢蠢欲动的，则新政府当然是要惩
治的，否则，新的红色政权便难以
为继。而像你姨夫这样临阵脱逃
的，就处在两可之间的尴尬境地。
唯有老老实实夹着尾巴做人，才能
稍事平安。”

我心里有数，经过父亲去世的
打击，国民党特务的两次抄家，老
周家人的头脑尤其清醒，对国民党
痛恨有加，在大是大非面前决不含
糊。凭心而论，我并不欢迎姨妈一
家的到来。尤其市面上不断传来
的，抓出一伙伙敌特的消息，也使
我复仇的心理蠢蠢欲动。我将从
阁楼上找到的所有的自以为有用
的资料，不断与得来的消息，反复
比对，希望找到与叛徒肖聪明有联
系的东西。因为大哥曾告诉我：

“肖聪明这个出卖父亲的大叛徒，
自解放之后，就似乎‘人间蒸发’
了，政府已经悬赏缉拿他，想来，最
终一定能找到其下落，将其绳之以
法，为父亲报仇雪恨。”

好在，姨妈的儿子胖白荔，才
两周岁多一点，白胖胖的不哭不
闹，托在怀里，软绵绵的，放在地
上，满地爬。不仅母亲非常喜欢，
连袁太太也常过来抱他玩，“巴嗒、
巴嗒”地亲他的小白脸，并笑嗔道：

“白荔的妈，老天作美呢，下了一个
广西肥狗仔！”母亲接上腔：“袁太
太你也真不会比。我看小白荔奶
糯奶糯的，洋娃娃一个呢。”

白荔给周家增添了欢趣，大大
消减了大家对姨夫谭思杰的戒心
和成见。也使袁家和周家的关系
保持着亲密。昭信夫妇每次来，从
不空手，都要捎点糖果茶食之类给
小白荔。王志文趁机也要抱一抱，
亲一亲。胖小子笑着，躲着。昭信
说：“别胡来，看把孩子扎的！”姨妈
说：“昭信，快生一个吧，你看志文
那个喜欢劲！大哥大嫂早想抱外
孙子了！”昭信眼里闪出异彩，下意
识的摸摸肚子。女人似乎就是天

生的母亲，只要一聊到这样的话
题，总是越来越具体坦诚；越来越
投机深入。知趣的男人，自会悄悄
退避三舍。这时志文和姨夫便知
趣地移坐到后厢房，就着宽大的茶
几，下起棋来。不过，依着惯例，总
是志文执红，姨夫执黑，按约定俗
成来。两个时辰过去，姨夫已经连
输了三盘给志文。姨夫有点沉不
住气了，在连声感叹：“后生可畏
……后生可畏！”之后，便提出来：

“纵观老弟常胜之原因，皆为持红
方不改之旧例！不知今日可否交
换一试？”

志文不由开怀一笑说：“反正
大局已定，今日交换一下‘楚河汉
界’，倒也不妨一试，可教老哥心服
口服！”于是，志文换作执黑，姨夫
换作执红，两人再战一盘，依旧是
志文获胜。此时，刘妈正好给他两
沏上茶来，看他们谈得这么热络，
便对姨妈和昭信说：“不打仗下棋
多有趣。妈妈的，不晓得那个小娘
养的发明的打仗！”

“刘妈，你又发憨劲了，说过不
许讲粗话的！他们这是在借棋论
道呢！”母亲提醒她。

“这叫什么粗话？”刘妈辩道 ：
“太太，你总是和我们做下人的说
文明道理。”

“好吧，好吧，我说不服你，你
就死认那个‘话糙理不糙’的道理
吧！”母亲息事宁人地回道。

刘妈做了一个鬼脸，对秉辰
说：“走，不跟他们女人家掺合，到
厨房去，我削荸荠给你吃！”秉辰乐
意地跟刘妈走了。姨妈说：“小弟
秉辰倒像刘妈养的！”母亲说：“这
娃儿犟，有时忒顽皮。我说不中
用，刘妈一说他就听。也难怪，这
娃儿从小她带大的！”秉辰刚巧蹲
在厨房门口系鞋带，大约听到了母
亲的话，便抬起头认真地问：“不是
说我是从渔船上抱回来的吗？”

“是呀，你秉辰真傻，都十岁的
人了，还说这种不靠谱的玩笑话！”

姨妈说：“我的儿，不要听别人
胡讲，你千真万确是亲妈妈生
的！”。

没想到秉辰调皮地噘噘嘴：
“哼！我早就猜到大人诓骗小孩。
袁妈妈、李妈妈也说过力力和阿燕
是渔船上抱来的。妈妈，渔船上干
吗小孩多？”秉辰的责问引起各位
做妈妈的哄堂大笑。只有大姐红
着脸，一本正经地嘟囔道：“鬼东
西，真是‘皮皇帝的妈妈——皮太
后（厚）’，净瞎说。”

姨妈一家三口就这样住下了，
与大家吃在一起，聊在一块儿。母
亲本来就是个不爱走动的人，现在
心里面常常惦记着抗美援朝的大
哥，就更显得郁郁寡欢。但亲妹妹
来到身边就不同了，不仅时时有妹
妹聊天作伴，还经常一起去袁家或
李家串门子。几个妈妈辈的女人
坐下来拉拉家常，摸摸麻将，既打
发了时间，更排遣了烦心的诸事，
大家都觉得其乐融融。

姨姨姨 妈妈妈
我听母亲说，姨妈做姑娘时就

是个贪玩的种。如今兵荒马乱的
战争年代过去了，她的玩心越发沉
重，虽说要定下心来过几年不闹心
的安生日子，但毕竟是忍过了初
一，忍不过十五的心性。一听说城
里夫子庙有家金谷剧场、朱雀路四
象桥附近那家明星大戏院，都恢复
了商业演出，前者开唱越剧，由经
年不衰的头牌小生和花旦竺水招
领衔；后者开唱京剧，由聘请到南
京来的王少楼、宋长荣在这家戏院
挂牌演唱。有这么好的戏院、唱的
这么好的名角、演的这么好的戏

份，姨妈死活也要拉着母亲和李太
太一道乘马车去看戏。母亲本因
担心儿子上了朝鲜战场，心烦意
乱，也想出去散散心，那李太太倒
一路可以给她保驾。也别说，几场
戏看下来，母亲也好、李太太也罢，
因为诸多烦心之事，原先罩在她们
脸上的晦气，就在不知不觉中褪去
了。推陈即出新，旧貌换新颜，各
人富态的面相上还多出来一层光
鲜的红晕。至于李太太，顺路过来
给母亲量个血压、听听心脏，倒比
过去更活络、开心。初夏季节白兰
花盛开时，她去菜场买菜，总忘不
了买几对白兰花捎回来 ，自己衣襟

上别一对，其余的馈赠给母亲、姨
妈、袁太太。有一次，李太太还送
给大姐一对。大姐当面碍于情面，
勉强接受了，但等李太太刚走，便
从胸前摘下花，扔在茶几上。弟弟
秉辰赶忙去拿，被大姐训斥一句：

“不要手长！小男子汉，怎么能这
么没出息！”其实，秉辰不是自己
要，而是想给阿燕带。

我觉得大姐的脾气发得莫名
其妙。但不久后，我就大概地弄清
了其中的缘由。那天晚上临睡前，
姨妈和姨夫下楼回自己的房间。
母亲坐在客厅里听哥伦比亚狗头
牌手摇唱机里肖长华、梅兰芳唱的

《苏三起解》，听得正入味，守侯在
一旁的大姐发话了：“妈，我要跟你
讲一件事！”

“嗯……啥事体？”母亲没睁眼。
“妈，我们是不是光荣之家？”
“喔，迭种话啥意思？”
“和外人来往要稍为注意一下

影响！”大姐小声说，“比如说李太
太送白兰花的事！”听得出大姐的
话底气蛮足。

“白兰花？”妈妈诧异起来，“白
兰花有啥好注意影响？小巧玲珑
洁白幽香的。啥人见到勿喜欢？
素来兮、喷喷香，帐子上别一对醒
脑清神，我连利血平都勿吃了！”

“妈……，”大姐拖长声音，“我
是说与李太太来往要当心点……
还有跟其他人也要注意，啥人跟侬
说香勿香。”她一急，浙江式的上海
话就出来了。

母亲戏瘾挺大，把唱片重新从
头放起，只听《苏三起解》戏中洪洞
县解差崇公道，唸白：“人说人公
道，我说我公道，公道不公道，只有
天知道……”第二叫板：“苦哇
……！”苏三接唱：“人言洛阳花似
锦，久在监中不知情。低头出了洪
洞县。老伯不走为何情？”梅兰芳
嗓子真灵，赛过十八岁的大姑娘。

（未完待续）


